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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未人先生 
    未人先生走了，到每个人都必须去的那个地方去了。那个地方，我说不清楚，有人说是
西方天堂，极乐世界，这是人世间有地位的人去的；也有人说，那个地方是阴间，是死掉了
的人该去的地方；活着的人生活的地方叫阳间，这大概是华人的观念吧！ 
    未人先生是谁？知道的人并不多，我也是去年年中的时候才知道的。或者更准确地来说，
是在我和邱贞花接受他对《鹭岛诗坛》赞助的时候才知道的。 









    未人先生是谁呢？他就是《鹭岛诗坛》的荣誉顾问余绪缨先生。 
余绪缨先生病情极为危急是黄老师告诉我的。我碰到洪老师，他的儿媳正是看护余绪缨
先生的护士。他说：“据他儿媳说，只能活一、二天了。”那天下午，我便到罗耀九老先生
家里，谈及此事，罗先生眼眶浸满泪水。我也不知何故，突然说：我想起一副挽联。罗耀九
先生叫我念，我便念了： 
满腹经纶留后世；一腔热血洒春秋。 
第二天，罗耀九先生打来电话，说他写了一副挽联： 
先知先觉、名垂后世，痛一代宗师，率尔永诀； 
爱国爱民、情满人间，愿毕生宏策，后继有人。 
过没几天，余绪缨先生逝世了。我们送了写有此联的一个花圈。近几天来，余老的音容
仍留在我的脑际。说真的，我跟余老不是非常熟悉的，我理科他文科，平时几乎没有接触，
是《鹭岛诗坛》把我们连在一起。 
在此之前，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客串《厦门老教授论坛》，编“人名册”时，好几位
编辑都说他很固执，不好打交道，原因是他写的“简介”很长，约 3千字，要缩成一千多
字。有位编辑找他时被拒绝了，总之，那位编辑觉得不好谈。我得知此事后，要了他的简介
作了压缩，就到他家里去了。与他谈了压缩的原因和必要性，并逐一跟他讨论。我觉得他很
好谈，并不固执。他很爱写诗，诗也写得好。但他第一次把诗交给我时说：我对诗的格律没
有研究，你给我改改。他写的、发表在〈鹭岛诗坛〉上的诗，是经过反复讨论才定稿的。我
觉得他很谦虚。 
只是在最后一次，他写了“病中吟”三首诗，我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的告别诗，我打电
话告诉他，我想到他前埔家里，跟他谈谈这三首诗，他说：不用了，你也不用修改，就用余
道隐这个笔名发表吧！ 
我很迟钝，完全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我告别之语。 
余绪缨先生捐赠《鹭岛诗坛》4次，共壹万壹仟元。我敬重他、悼念他并不是因为他给
《鹭岛诗坛》捐了这么多的钱，也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在我和他的接触过程中，我觉
得他一身充满了正气。 
“病中吟”实际是余绪缨先生对自己的人生总结。其中一首诗如下： 
“病中日月长，往事不茫茫！相识满天下，知交最难忘。” 
在他临终之时，仍然叨念着，“知友最难忘”，我想，他的知友看到他的临终诗时，也
会潜然泪下的。 
我失去了一位良友，我失去了我的“第二个青春”事业的一位支持者。 
呜呼哀哉！尚飨！ 
 
